
斯人已去，回忆与王老师相处
的日子，有说不尽的故事。除了这
些社会活动和日常交往，我与王老师
也有许多专业方面的交集和合作。

王老师知识渊博、功底深厚，对
学术发展趋势十分敏感。20世纪
80年代，中国古代文论复兴重建，
王老师即专注于明清小说理论研
究。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方兴未
艾，王老师又开始组建文学批评队
伍，编撰文学批评基础理论教材，为
文学批评基础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同时又提倡“圆形批评”，成一
家之言。

我们也合作编撰过当代通俗文
学研究专著，合作主持过新世纪以
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项
目，还有其他方面的交集与合作。
在这些共同从事的文学研究工作
中，王老师也像日常交往一样，从不
以权威自居，总是本着商量讨论的
态度，尊重我的意见，放手让我按自
己的想法去构想实施，让我觉得轻
松愉快，没有任何障碍和压力。

王老师担任过湖北省作协主
席。每次主席团开会，我们都不觉
得他是主席，而是一位蔼然长者：谈
事务如话家常，讲道理如沐春风。
他不是一个棱角外露的组织者，却
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内在凝聚力。这
样的主席团，就像一个民主的大家
庭，气氛融洽，充满活力。

最近40多年来，湖北的文学理
论批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是历史
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是这期间中国
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镇。这里
面，固然有老中青三代理论批评家
的集体贡献，也与王老师的学术敏
感和理论独创有关。尤其是以王老
师和陈美兰老师等为代表的老一代
文学理论批评家，提携青年，奖掖后
进，使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绵绵不绝，
代有传人。我个人就是其中的受益
者。更年轻的一代文学理论批评家
正在茁壮成长，有的已经产生了全
国性影响。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发
展，未来可期。

我和王老师都爱美食、爬山。
有一个时期，我们组织了一个美食
协会，也称好吃协会，几家人常在一
起游乐聚餐。王老师爱吃我老伴腌
的酱肉，每年冬天，我们都要送一块
给王老师品尝。

和王老师外出开会，我们也一
起爬山，逢山必爬，从不放过。每次
爬山，王老师都走在我前面。一边
爬，一边还时不时回过头来，喊我加
油，为我鼓劲。望着他那颀长矫健
的背影，我常常禁不住心生感动。

我家现在没人腌酱肉了，我现
在也很少爬山了。再腌酱肉，还有
王老师这样的知音品尝吗？再要爬
山，还会看见王老师那颀长矫健的
背影，还会听见他叫我加油，为我鼓
劲的喊声吗？

於可训：作家、评论家，武汉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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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第一次与先霈师发生文
字上的缘分，是在1994年。有一天，小
说作家、《今古传奇》主编罗维扬给我打
电话说：“徐鲁，看到今天的《湖北日报》
了吗？王先霈老师表扬你了，快去找来
看看吧。”我找来报纸，看到先霈老师写
的短文《徐鲁文章颇老成》。对先霈老
师我心仪已久，但做梦也没想到，这样
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大学教授，会
写文章介绍和提携我这个籍籍无名且
素无交往的年轻作者。

这篇文章写道：“徐鲁是一位青年
作家……读他的散文，却不感到躁露尖
新、雕饰生涩，少有为文而造情的做作，
感到的是温厚与真朴……”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这篇文
章读了不知多少遍。文中详细谈了对
我一些散文的看法，也分析了我的散
文何以显得“老成”的原因。对我来
说，先霈老师无疑是我生命中的贵
人、文学上的恩人。在肯定了我散文
里的某些优长后，他也明确指出了我
的不足和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徐
鲁的散文，内蕴老成，语言清新，也算
难能了。绮艳虽不一定是坏处，但也
不是什么优点，徐鲁没有也罢，他的
不足，似是空灵、冲淡不够。他写徐
迟的两篇，许多事实、材料挤塞着，笔
下颇滞重。我们看徐迟的文章，有名
的怀于潮（乔冠华）那篇，不太为人知
的怀周乐群那篇，情何其深恳而文何
其流转，都是记事又都是述怀、都是
抒情。不过，我要说，徐鲁写毕奂午
的一篇就好多了。大概执笔时拘束
少得多吧。我在公众场合见过徐鲁
两次，持重少语，真个少年老成。但是，
作文之时，可否稍多一些洒脱呢？”

从这些观察和分析来看，先霈老师
的文学鉴评完全是基于文本细读，因而
才能够直击核心、一语中的。后来，我
细读了先霈师题签赠我的一部《文学文
本细读讲演录》，就更加明白，作为一位
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鉴赏家，他的文
本细读功夫，做得多么认真和扎实。也
正是出于对这种宝贵的文本细读功夫
的敬佩与推崇，我为《文学文本细读讲
演录》也写了一篇文本细读后的书评
《慢慢读，欣赏啊！》“顾我垂髫初识字，
看君挥翰足惊人。”感恩先霈老师在我
初入文坛之时，亲撰美文，提携晚学。

先霈老师此文，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珍
贵文字，而那份剪报，我也保存至今。

1997年，我在湖北少年儿童出版
社当编辑时，社领导交给我一部书稿，
是鄂东某县一位作者根据民间故事
和神话传说创作的人物故事，书的序
言作者正是先霈师。这篇序深入浅
出，写得平实而熨帖，是行文严谨的
学者文风。但与序言相比，书稿的正
文却是芜杂臃肿、文句潦草，且掺杂
了不少不合事理逻辑、带有民间“迷
信”色彩的东西。我甚至感觉，这样
的书稿，实在与序言的水准存在较大
差距。但这毕竟是我独立编辑的第
一本书，而且是社领导交办的任务，
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自作主张，对书
稿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付印前，我把序言和修改后的正文
清样寄给先霈老师过目，没想到，很快
就接到他的电话。“徐鲁同志，书稿改动
很大呀，删去了差不多一半篇幅吧？谁
改的？”听他这么一问，我顿时惴惴不
安，也只好如实回答：“王老师，是我改
的。”“哦，改得好，改得好，删繁就简，去
芜存菁，这样一改，故事明快了，叙事线
索也清晰了。”真没想到，第一次做图书
编辑，竟然收获了这样的赞许，不是来
自出版社领导，也不是来自书稿作者，
而是来自一本书的序言作者。先霈师
这几句赞许和鼓励的话，我一直铭记在
心，温暖了我大半辈子。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感激在心、永
难忘怀。先霈老师担任湖北省作家协
会主席期间，有一年正好要召开全国文
代会、作代会，因为分配给各省市的代
表名额有限，省作协照例要召集所有理
事投票推选。公开唱票、计票的结果，
我以一票之差，正好落在原定的名额之
外。这是我第一次参选全国作家代表
大会的一个机会，却以一票之差失去
了，在场的不少作家前辈和朋友都为我
惋惜。选举结束后，还没走出会场，先
霈老师立刻给我发了一条手机短信：

“徐鲁同志，不必着急，主席团会向中国
作协再商请几个名额，你做好赴会准
备。先霈。”短短几行字，送给了我莫大
的宽慰和希望。果然，第二天我就接到
了省作协发来的正式赴会的通知。

先霈老师也曾给我讲过他早年的
一些经历。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作
为华中师范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被派
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学习。当
时他才24岁，就能面对面地听诗人和
理论家何其芳、美学家蔡仪、古代文学
学者范宁、诗人张光年（光未然）、翻译
家和学者袁可嘉等大师们授课。进修
期间，他还与何其芳先生就某个学术观
点有过争论。何其芳对他说：“我没能
够说服你，你也没有说服我，看来，争论
还得继续。”我在好几个场合听到过，先
霈老师每次提到何其芳，都尊称为“何
老师”。

虽然都住在武昌，但我平时与先
霈老师的联系并不太多，主要是出于
不打扰即尊重的考虑吧。不过，每逢
春节等传统佳节之时，也必会互发短
信问候一下。有时候，他读到某篇好
文章，偶尔也会发短信来，提醒我找
来读一读，比如有一次，他特意发来
短信，希望我读读余秋雨写王元化等
人的那篇《长者》。

恩师徐迟先生在世时，诗人、作家
熊召政兄时有招待。每次召饮，皆是先
让我去桂子山接来先霈老师，然后召政
与我陪两位老师小酌。我记得去的次
数较多的地方，是水果湖的“洞庭水
鱼”，那家餐馆的莲子炖甲鱼，恩师和先
霈老师都爱吃。如今，师徒四人对饮的
情景，只能留在无尽的回忆之中了。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敬爱
的先霈师，您对我的顾惜和提携之恩，
润物无声，我将永记不忘。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天风海雨，伏惟尚飨！

徐鲁：作家，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
会驻会副主席、武汉市全民阅读促进会
会长

5月7日，我得知王先霈老师仙逝的消息，
如失至亲。在我心里，王先霈老师是应该活过
120岁的，不为别的，就因他的儒雅、他的敦
厚、他的从容、他的从善如流。今年元月，看到
王老师亲赴灵堂送别英年早逝的晓苏老师，他
站在送别的人群中，鞠躬，献花，白发人送黑发
人，王老师自有更深一层的哀痛。走出灵堂，
与王老师道别，我给王老师一个轻轻的拥抱，
让他多多保重。没想到这一个轻轻的拥抱，竟
成永诀！

与王老师相识，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中
期。在那个文学“黄金时代”，省作协文学研
讨活动接连不断，王老师是很受欢迎的嘉宾，
大家总是期待他发表新的见解。更频繁的交
往，当始于2002年，王老师当选第四届省作
协主席，而我是省作协创联部的负责人，少不
了一些工作上的联络。比如2004年第二届
湖北文学奖揭晓，我们组织获奖作家在湖北
电视台亮相，邀请王老师做节目的主持嘉
宾。我第一次见识王老师的主持风格，从从
容容，游刃有余，如数家珍。第一次完成王老
师交代的工作任务，却不是创联的工作，而
是一个研究课题：《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
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个项目是国家级
课题。项目由王老师领衔。王老师给我的
任务是关于中国网络文学现状的调查。完
成之后，又给我追加了一个课题，关于中国
文学期刊现状的调查。在王老师的指导下，
这两个子课题顺利交卷。完成课题，给了我
更多从事文学研究的自信，更强化了我关注
文学现场，研究现实课题的自觉。于我而言，
这是一次受益终生的学术锻炼。

新时期业界有“湖北文学评论是甲级队”
说法，王老师应该是这个“甲级队”的核心人
物。我理解，这个“甲级队”不只是说这个团队
发出了湖北的文学声音，不只是他们的建树得
到了全国同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他们营造
了一个和而不同的批评氛围。他们分布在武
汉地区不同的高校，比如，王先霈老师在华师，
陈美兰、於可训老师在武大，何锡章老师在华
中科大，周勃老师在湖北大学，他们有不同的
批评领域和批评风格，但他们却没有门户之
见，更没有你长我短的鸡毛蒜皮。举个例子，
2007年湖北省作协策划了一系列文学活动，
几件推动湖北文学评论的项目在全国产生了
很大反响。组织编撰《湖北文学通史》，举办

“屈原文学论坛”，联合华科大举办“春秋讲学”
等等，这些项目，王老师是顾问，是后援，也是
直接参与者。当然顾问团队还有陈美兰、於可
训、王又平、何锡章等老师。参加这几个项目，
顾问的工作量都很大，但他们毫无怨言，不遗
余力。“屈原文学论坛”举办了两届，2009、
2013年各一届。2009年首届论坛，邀请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王先
霈老师应邀做论坛总主持。记得讨论中有评
论家提出“批评不容许任何人有豁免权”，王老
师补充说：“批评者也包括在内”，“文学批评的
品格，关键是批评家的人格”。“春秋讲学”活
动从2012年开始，每年春、秋各举办一次，活
动每次安排有为期一天的主题论坛。每次顾
问团队都受邀参会，无一缺席。王老师、陈美
兰老师虽年事已高，每次都坚持自始至终坐
在会场第一排做听众，从不离席早退。活动
延续8年之久，王老师为代表的顾问团队，一
直陪伴坚守，他们的人格风范，令人高山仰
止。外省专家事后评价：“总见到湖北老少几
辈评论家同台出镜，是一道风景。”这真是一
道亮丽的风景！

张充和夫妇给沈从文先生一副挽联，“不
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
对沈从文先生最贴切的评价。我想，借用过
来，评价王先霈老师为人为文也是贴切的。但
从我个人情感上说，我更愿意用“亦儒亦佛，不
争不避；星斗其人，赤子其文”敬挽王先霈老
师。“亦儒亦佛”，是说王老师与时代共舞，艰苦
求索，有不胜不休的执着。但王老师却对佛学
佛理有深切的体悟，在入世的求索中更有出世
的从容与洒脱。“不争不避”，是说王老师虽不
计较个人得失，却不乏当仁不让的担当。有作
家写小说，被对号入座，双方对簿公堂。为依
法维护作家权益，王老师以主席之名挺身而
出。有省级文学评奖，有作家作品入围，产
生较大争议，王老师直言不讳，据理力争，争
议作品最终进入了获奖名单。“星斗其人”，
是我自己对王老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
仰视，在我心目中，王老师是星斗一样的偶
像存在。“赤子其文”，是说王老师著作等身，
却以诚为本。王老师一生点评过的作家作
品不计其数，不论评论、序文，还是书信，交
付的都是满纸的赤诚。王老师发表在《长江
文艺》（1995年第四期）上的一封公开信，对
刘醒龙、何存中，以及邓一光、姜天民等作家
在小说语言风格上的嬗变作了老中医问诊
式的分析，长处称道，短处指陈，其言谆谆，
其情殷殷，这份诚心诚意今天读来依然令人
感佩不已。

我案头放着王老师赠送的《王先霈文集》
（八卷本），这里有一个小磁场，我能感受到王
老师的气息和体温。斯人已逝，而著作不
朽。王老师有一篇文章《生死事大》，他十分
钦佩爱因斯坦的生死观。在爱因斯坦看来，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和辉煌壮丽的
戏剧”。而死亡则意味着“个人客体化、个人
消融在整体之中，消融在宇宙之中”。王老
师说：“个人和群体的融合，个人和人类的融
合，个人和宇宙的融合，这样也就有了不
朽。”我想，此时此刻，专属于王先霈老师的

“激动人心和辉煌壮丽的戏剧”骤然谢幕了，
他已经踏上了“个人与宇宙融合”的征程，他
向着灵魂不朽的方向奔去。愿老师一路走
好！

高晓晖：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一级
巡视员

五月四日是青年的节日。霈公把热
闹留给了青年，自己却一个人悄悄地走
了，走得那样无声无息，又那样突然。

我和王老师不在一个学校，他在华
师，我在武大。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
界恢复活动，湖北省作协、文联在全国率
先成立了一个文艺理论小组。小组由时
任作协主席、延安时期的老作家骆文主
持，成员是武汉一些高校（重点是武大、
华师和湖大）的一些中年教师，包括文
艺界和出版界一些从事文艺理论批评
工作的同志。我忝列其中，是唯一的留
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我就是在这个小
组，初识王老师。

王老师长我七八岁，时当中年，但无
论从哪方面看上去都很年轻。我们很快
便成了忘年交。我平时向他请教文学问
题，他总是耐心地跟我讨论，从不端老师
的架子。外出参加活动，我们也爱在一
起谈天说地。许多人对王老师的印象是
不苟言笑，我却从未见王老师板着脸说
话。相反，倒觉得他很随和，有时还有些
文青味、孩子气。

有几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某年夏天，理论组到长江三峡一带
考察农村经济变革情况。从奉节坐船到
白帝城，活动结束后，大家都坐船返回。
王老师却突发奇想，邀我从白帝城沿江
边小道走回奉节。我当然乐意，于是我
们便离开大群，沿着江边小道步行。

那时候的道路没有经过修缮，多是
一些出来进去的山民踩出的便道，路面
狭窄，凹凸不平。虽不在悬崖峭壁之上，
但望一眼脚下滚滚滔滔的长江，我仍禁
不住心惊胆战。

一路上，王老师泰然自若，谈笑风
生。一边指点江山，跟我说些沿途的人文
自然景观，一边还要关照我行走，嘱我小
心，时不时过来拉我一把，牵我一程。途
中饥饿，还进了一家农户，讨得两个红薯，
边走边啃，直到傍黑时分才回到奉节。

再有一次，在山东荣成参加《芳草》
的一个活动，某日午餐，我们吃当地的海
鲜——这种海鲜是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
贝类，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加工的方法
也很特别：就放在清水里淡煮，不加油盐
和佐料。煮熟了捞起来端到桌子上，我
们便围着盛海鲜的竹筐子大嚼起来。

我们这一桌正吃得起劲，却听见旁
边一桌传来合唱《洪湖水浪打浪》的歌
声。原来，招待的经理喜欢这支歌，听说
我们是湖北来的，很想听听。我觉得稀
奇，就起身张望。坐在我旁边的王老师
却轻轻地拉了我一下，说，别看，快吃，等
会儿就没啦！我便应声坐下，继续埋头
苦干。

跟王老师接触多了，我觉得他也是
个性情中人。虽然他不喜欢那些社会八
卦、世俗传闻，但对文史掌故、文坛轶事，
却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我喜欢听王老
师讲这些文史掌故、轶事趣闻。有段时
间，没事的时候，我常到王老师家，找他
闲聊，到饭点了，就在他家蹭饭，在他家
厨房的搁柜里找酒喝。有一次师母不在
家，没有掌厨，我和同去的王又平只好自
己动手炒鸡蛋下酒，炒了一盘吃完了，又
炒，连炒了几盘，才把一瓶酒喝完。

星斗其人，赤子其文
——深切怀念王先霈老师
高晓晖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忆王先霈老师二三事

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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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
王先霈先生
编者按

著名文艺理论家、湖北省作家协会

原主席王先霈先生于2026年5月4日在

武汉逝世，享年 87 岁。文艺界同声悼

念。

先生一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在明

清小说理论、文艺心理学、文学批评学

等领域均有精深建树，尤以倡导“圆形

批评”而影响深远。他主编的《文学理

论批评术语汇释》、合著的《文学评论教

程》等著作，泽被几代学子，奠定了湖北

作为全国文学批评重镇的坚实基础。

他敦厚儒雅的风范、提携后学的赤诚，

更深深影响了一代文人。

本期江花刊发於可训、高晓晖、徐

鲁、魏天无等四位先生的纪念文章。他

们或为同辈学人，或受业门下，或曾受

先生提携，从各自视角追忆与先生交往

的片段。

读完这组文字，编者心中浮现四个

字：人如其文。

王先霈先生一生倡导“圆形批评”，

主张文学批评应避免片面与凝固，追求

圆融通达的境界。令人感慨的是，几位

作者笔下的先生，恰恰活出了这种“圆

形”的人生姿态——不偏狭，不固执，对

学术如此，对人事亦然。

在这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

先生作为“人”的一面：他的随和与风

趣，他对后辈的提携与呵护，他对生死

的通透与豁达。正如高晓晖先生所评：

“星斗其人，赤子其文。”

这些纪念文字，不止于铺陈学术成

就。一张未能送达的转院证，凝结着师

生之间无言的深情；一块冬日里互赠的

酱肉，盛放着同道之间的朴素相知；一

次沿江的徒步，映照出先生从容坦荡的

胸襟；一个“快吃”的眼神，流露出长者

对晚辈的亲切随和；一条“不必着急”的

短信，传递着师者护佑后学的温热与担

当。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片段，让一个

饱满、圆融、可敬可亲的灵魂，从纸面站

立起来。

作为编者，我们深感：纪念一位学

者，最好的方式不只是整理其著述，更

是记录其为人。先生虽已远去，但他

沉稳如山的身影、温和如春的目光，将

长久留驻在每一个与他有过交集的人

心中。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谨以此组文

章，追念王先霈先生。


